
第一章 同名不同人 

宋丁香臉色蒼白的靠在被褥上，她還有一點兒發燒，厚厚的被褥裹在身上，才能

讓她舒服一些。 

身邊的方氏一邊拆舊衣服，一邊絮絮叨叨，「姓徐的那一家子真不是個東西，姓

周的那一家子更不是個好東西！妳爺爺以前真的是瞎了眼，怎麼就給妳定了姓徐

的，這剛出事兒就退了親，讓妳以後可怎麼辦啊？ 

「還有姓周的，鐵柱那孩子倒還不錯，只是他後面那一家子，個頂個的難伺候。

那一大家子都是什麼人啊，盡會占人便宜，絕不吃虧。香兒，我跟妳說，妳今年

才十四歲，咱們不愁嫁不出去，可不能因為一時心軟糊裡糊塗把自己嫁了……妳

怎麼會遇上這種事……哎喲，越想我心裡越難受啊……」 

宋丁香勾了勾唇角，笑道：「娘，夠了，別說了，難受您還總是念叨，越念叨越

難受而已。」 

方氏瞪了她一眼，道：「妳也真是的，又不是第一次去洗衣服，好端端的怎麼就

掉進河裡了呢？鐵柱那孩子確實不錯，可惜了，要不是他身後那一家子，其實這

門親事也算是門當戶對。不過一碼歸一碼，因為姓徐的退了婚妳就鬧著上吊，可

快嚇死我跟妳爹了，以後再也不許這樣了，知道嗎！」 

宋丁香輕輕嗯了聲，也不知道該說什麼才好。 

其實，她並不是宋丁香本人，而是穿越到這具身體裡的一條亡魂。 

她也叫宋丁香，家裡開了間醬料廠，還算是小有資產，無奈父親意外身亡，母親

得知消息後一病不起，半年不到就撒手人寰，只剩下剛滿十八歲的她、十三歲的

弟弟和八歲的妹妹。 

因為當家人突然沒了，一群親戚露出如狼似虎的嘴臉，恨不得把姊弟妹三人都趕

走，然後爭奪那每天都在賺錢的醬料廠。是她退了學，咬著牙支撐起工廠，看顧

著弟弟妹妹。 

那一輩子她沒有想過嫁人，生怕嫁了人後弟弟妹妹就會被人欺負。直到她四十來

歲，在醫院閉上眼睛。 

誰知再睜開眼，竟然來到個十四歲的小姑娘身體裡。 

這小姑娘也叫宋丁香，性子烈，因為被算計掉落河中，讓同村周家養子周鐵柱救

了上來。這件事讓徐家知道了，原本和宋丁香訂婚的徐家老二徐秀才立即說她讓

男人碰了身子，不乾淨了，配不上自己，緊接著就退了婚。 

徐家老二徐強，雖然已中了舉人，但在村子裡，大夥都習慣叫他徐秀才。 

也不知道這是歷史上哪個時代，穿著似宋似明，國號大政。總之，在這個時代，

原主遭遇了無妄之災，被人退了婚不說，還遭人指指點點。 

其實此時已是深秋，大家穿得都厚實，就算掉進河裡濕了衣服，也看不出來什麼。

無奈徐家不管這個事實，把原主說得極為不堪，硬是把這個烈性的小姑娘逼得上

吊自殺。 

她剛來到這裡的那時候，整個人都是懵的。她脖子疼，嗓子也疼，話都說不出來。

身邊圍著一群人不是哭就是歎氣，直到她睜開眼，才發出驚喜的呼叫聲。 



四十多歲的宋丁香如今變成了十四歲的宋丁香，看向三十出頭的方氏，覺得像在

看小妹妹，但是仍舊開口喊她娘，總不能讓方氏喊她姊姊吧。 

「孩子她娘，那周家小子又來了……」門簾一挑，走進來一名壯漢，皮膚曬得黧

黑，身材倒是高大厚實。這個人就是宋丁香的爹宋志遠，做的是殺豬賣肉的行當，

不過長得一副憨厚老實樣，且見人三分笑，在村子和鎮子上很是吃得開。 

「二妮兒醒了？喝水不？爹買了一小罐兒蜂蜜給妳泡水喝。」宋志遠見宋丁香看

著他，便咧開嘴笑了笑，然後轉身又跑了出去，給閨女泡蜂蜜水。 

宋家的家風其實還算不錯，當年宋家老祖宗因為戰爭逃到這個地方安家落戶，娶

了當地的一個姑娘，一口氣生了六個兒子。等這六個兒子一成家，宋老太爺就給

他們分了家，自己名下留著五畝地，再加上兒子媳婦兒時不時送來的東西，日子

過得十分舒服。 

宋老太爺臨走前，交代自己的兒子們不要講究什麼必須住在一起這種事兒，孩子

們成家了，人多事多，早分家早舒坦。 

這六個兒子在河口村這邊也算是大戶，六個兒子都起了大院子，雖然蓋的是土磚

房，但都很寬敞。宋家子孫很多，到了第三代，已經有二十多口人，如今宋丁香

這一輩已經是第四代，簡直算是整個河口村的旺門旺戶。 

龍生九子都已子子不同，更別說是凡人了。第二代六個老兄弟之間關係倒是十分

和睦，可是子孫們卻未必像他們一樣。 

人一旦長大了，娶了媳婦兒或是嫁了人，看法就有了變化，便開始鬧騰起來。 

如今這六個大家庭，老大家因為分家鬧騰的那叫一個亂；老二家倒是和平分了

家，只不過兄弟妯娌之間關係都不怎麼樣；老三家都是老實人，團在一起過，可

能是太過老實了，只知道面朝黃土背朝天，也是這幾家子裡最窮的。 

宋丁香的爺爺排行老四，夫妻倆都是聰明人，孩子一成家就分出去，現在跟著小

兒子一起住。小兒子準備考秀才，正是讀書吃緊的時候，不過和上面幾個哥哥姊

姊關係都不錯，每家每個月或多或少的勻點兒錢供這個弟弟讀書，算是這六家裡

最為和樂的一家。 

老五家的院子如今是他們家老大住著，五爺爺去得早，五奶奶平日裡也不怎麼出

門。他們家閨女多兒子少，老大當了貨郎，不種地，就擔著賣貨的挑子到處走。

老二跑去跟人學手藝，在鎮子上開了個紙紮鋪子，平日裡也就逢年過節才回來。 

六爺爺是最年輕的，今年才不過四十出頭，下面幾個孩子裡最大的兩個成親了，

一娶一嫁，娶進來的兒媳婦是個爽利人，裡裡外外照顧的還不錯，所以也沒分家。 

宋丁香的爹在家裡排行老二，但是在整個宋家排行十一，出去人人都喊他宋十

一。他上面有個哥哥，宋家排行老七，是個老實人，娶了個妻子也踏實，雖然已

經分家，不過仍舊住在一個大院子裡，七嫂有著嫂子的樣子，裡裡外外幫忙操持

著這一大家子零零碎碎的瑣事，平日裡這個家算是十分熱鬧。 

此時，方氏一聽到那周家小子來了，又開始歎氣。 

周鐵柱是周家的養子，不知道周老三從哪裡抱來這麼個孩子，據說還帶著一大筆

銀子。這孩子剛到周家才一歲多，長得白白淨淨，十分好看。而且第二年周家就



起了大磚瓦房，跟村長家的房子差不多。只是也不知道為什麼，這孩子過了五六

歲之後，周家就對這孩子不怎麼好。 

不怎麼好是比較含蓄的說法，說白了，一開始還拿這個孩子當回事，等這個孩子

能幹點活，就真的把他當成下人，屁大點兒的娃兒成天背著草筐出去打豬草，而

周家自己的孩子則坐在炕頭上吃點心。 

雖然大家都知道周老三偏心，不過這種事大夥也不好說什麼，畢竟孩子是人家抱

來養的，那孩子喊他們一聲爹娘，周老三怎麼對待孩子是他家的事。 

眼看著孩子大了，如今都已經十七歲，在村子裡，十四五歲的孩子們都已經開始

訂親成親，這周鐵柱的親事卻是一點兒動靜也沒有。 

最過分的是，今年北邊又要打仗，到處都開始徵兵，每家必須出個男丁。當然，

不想出人出錢也可以，像宋丁香他們家就是掏出十兩銀子，沒出人。 

可是周老三家呢？明明住著大青磚房，平時吃香喝辣的，不是拿不出這十兩銀

子，他們偏偏把周鐵柱的名字寫了上去。 

等明年開春，周鐵柱就要隨軍走了。 

就在這個節骨眼上，宋丁香被算計了。 

河口村之所以叫河口村，是因為離村子不遠的地方有條小河，這條河不但方便了

村裡人灌溉田地，平日裡也是村裡人洗澡洗衣服常去的地方。現在天氣雖然冷

了，不過河裡還沒結冰，只要天氣好，村裡大姑娘小媳婦兒的就一起去河邊洗衣

服。 

原本的宋丁香在河邊洗了好幾年衣服，從來沒出過事，就那天趕巧兒，也不知道

怎麼的突然栽到河裡。當然，這突然摔進河裡是別人看到的假象，此時的宋丁香

腦海裡，還反覆浮現出她三爺爺家的五姊宋桃紅得意的笑容。 

是的，原主是被宋桃紅戳了一下腰眼兒，渾身一軟，才摔進河裡的，然後被周家

小子救上來，只是她被陷害的這一幕沒人看見，而原主還沒從這件事反應過來，

就被徐家退親氣得上吊，她才來到這個世界，成了老四家的宋丁香。 

只是，這件事也太巧了吧，推原主摔進河裡，剛好周家小子在附近砍柴把原主救

了，剛好周家小子還沒訂親，剛好宋桃紅也沒訂親，更剛好的是，沒兩天徐家人

就嘰嘰歪歪、罵罵咧咧的來數落原主的不是，硬是退了婚。 

要說這事沒有古怪，她是絕對不會信的。 

畢竟，她要是沒有腦子，在現代就不可能獨自撐起整個家業，更不要說還把弟弟

妹妹都拉拔長大。 

宋丁香正想著，宋志遠已經端了蜂蜜水走了進來，把碗塞進她手裡，繼續道：「那

孩子還拎了兩隻野兔子，說給二妮兒補身子。我說咱家殺豬的不缺肉吃，可是那

孩子偏偏不走……妳說那孩子到底是怎麼想的？」 

方氏冷笑道：「還能怎麼想？想娶個便宜媳婦兒唄。畢竟他已經十七歲，老大不

小，周家壓根不把他當自己家孩子看，如今又要去打仗，能不能活著回來還不知

道，咱們二妮兒被徐家……哎喲，我這個心裡，真是難受啊。說起那個徐家，忒

不是個好東西，退親就退親，還糟蹋咱們二妮兒，你說，徐秀才明明是讀書人，



怎麼這麼壞？」方氏越說越生氣。 

宋丁香喝了幾口蜂蜜水，讓乾澀的喉嚨舒服一些，才輕聲道：「娘，這也不是周

家小哥的錯，人家做了好事幫了咱們，卻平白落了埋怨，不太好。」 

「我也不是說都是他的錯，只是他們家……」一提及周家，方氏忍不住又要絮叨。 

宋丁香連忙道：「娘，不如讓我見見他，問一下他到底想要如何，好不好？」 

「見他做什麼？」方氏有些不高興，但是看見一臉委屈的閨女，歎了口氣道：「妳

就是心軟……行了行了，見見就見見，孩子她爹，你喊周家那小子進來。」 

宋志遠嗯了聲，轉身出了門。 

沒一會兒，周鐵柱走了進來，手上還拎著兩隻野兔子。 

宋丁香抬眼仔細的看了看眼前這個十七歲的小夥子，周鐵柱倒是長得挺高的，眉

眼也相當不錯，只是特別的瘦，估計是因為長個子又吃不好的緣故，臉色有些發

黃。不過這孩子雙眼清澈，看上去不像是有那麼多心眼的周家人，倒是有種出淤

泥而不染的氣質。 

「坐，」宋丁香指了指地上的長板凳，「站著做什麼？」 

周鐵柱抿了抿唇，有些忐忑，仍舊落落大方的坐在長板凳上。 

倒是個能撐得住的人。宋丁香心裡有了計較，抬眼看了看方氏，又看看宋志遠，

這兩人態度相當明顯，就是覺得周鐵柱是個好孩子，無奈攤上周家那一家子……

真是糟蹋了。 

宋丁香突然笑了笑，問道：「周家小哥兒，你看，我現在也沒有什麼事兒，當初

幸虧有你在，否則我還真不知道會怎麼樣。只是我不太明白，你這一趟一趟的過

來，到底是什麼意思？」 

方氏張嘴想要說什麼，卻被宋丁香捏了把胳膊，便把嘴給閉上了。 

周鐵柱又開始抿唇，這個小動作透露出他的緊張。 

過了片刻，他才組織好心裡的話，開口道：「也是因為我，徐家退了妳的親，還

說妳壞話。若是妳……」重點他還是說不出口。 

「你想娶我？」見狀，宋丁香開門見山問道。 

方氏與宋志遠都嚇了一跳，包括周鐵柱在內，三個人瞪大眼，齊刷刷的看向宋丁

香。 

「妳這孩子瞎說什麼？」方氏有些急了，就怕女兒做蠢事。 

宋丁香咳嗽了兩聲，又端起放在旁邊的碗抿了兩口蜂蜜水，才笑道：「爹，娘，

您們著急什麼？徐家人不地道，如今倒是鬧得周家小哥兒裡外不是人。女人家的

名聲就跟命一樣重要，被徐家人他們這麼一說，我這幾年怕是不好嫁了。」 

「那也不能嫁給周家啊！」方氏是個急性子，一想到周家那一家子的情況，擔心

女兒傻得答應嫁給鐵柱，當下急得跳腳。 

宋丁香柔聲柔氣對周鐵柱道：「我自然不會嫁進周家。周家小哥兒，我就算是拖

成老姑娘也不可能嫁進周家，你家什麼情況你自己還不清楚嗎？明年等你去打仗

走人，難道留下我一人伺候你家那一家老小嗎？」 

周鐵柱的臉頓時漲得通紅，尷尬得不知道該說什麼才好。 



宋丁香又道：「我爹娘時常誇你是個好孩子，若是只有你這個人，我嫁給你倒是

無妨。可是如今這個情況，卻是不可能。你請回吧，以後也不要再來了，即使我

現在名聲不太好，也不能再更糟，是吧。」 

周鐵柱猛地站起來，他把兔子往地上一放，對方氏、宋志遠鞠了個躬，道：「我

知道了，對不住，我……」 

他似乎想要說些什麼，只是看到宋丁香盈盈的笑臉，終究沒再說什麼，扭頭便衝

了出去。 

宋志遠連忙拎起兔子跟了上去，他總不能占一個孩子的便宜，這兩隻兔子雖然

小，但好歹也是肉不是？ 

等他走了，方氏又開始歎氣，「挺好的一個孩子，在周家過得那是什麼日子啊。

若是只有他一個人，妳想嫁我都不會攔著妳，反正咱們家也能幫襯一下。可是他

們周家……還是拉倒吧，我閨女就算不嫁人，也不去伺候那群白眼狼。」 

說出這種話倒不是因為方氏的思想比較前衛，而是她實在心疼閨女，寧願自己養

著閨女，也不願意閨女嫁去不好的人家受罪。 

方氏自認這輩子做的最好的事就是嫁給宋志遠。雖然宋志遠是個屠夫，只有一身

蠻力，身上還總是帶著一股子豬騷味，但是他上孝順兩邊的老人，下疼媳婦兒孩

子，裡裡外外周周道道，是個爽利人。 

「嫁人就得嫁妳爹這樣的，有了妳爹這樣的在前面，妳娘我哪隻眼睛能看得上別

人喲。」方氏總覺得自己可能太過有福氣了，所以才讓閨女受這麼大的罪。「妳

姊嫁的也算是不錯，在家裡是大嫂，裡裡外外一把手，婆婆雖然有點兒摳門，但

是不會對她怎麼著，如今有了孩子，給看孩子也是盡心。她男人也是個賣力氣活

兒的，心也好。妳看妳姊嫁出去兩年多了，也沒遇到啥煩心事，怎麼到妳這裡

就……唉！」 

宋丁香只能安慰方氏，道：「娘，都說福禍相依，這禍事咱都攤上了，說不定以

後有後福呢！您也說了，那周家小子是個好的，只不過因為是養子，所以受到了

苛待。不過，我卻不這麼想，若是他真的撐得起來，完全可以脫離周家，只要是

他能做到這一點，我嫁給他也是無妨的。」 

「哎喲，這話可不敢亂說，畢竟周家把他養這麼大，鬧起來，十里八鄉的還不戳

死他脊梁骨啊！」方氏連忙擺手。 

宋丁香捂著嘴輕笑一聲，道：「娘，如果周家小哥真的跟周家分了，您會看不起

他嗎？」 

方氏一愣，她仔細的想了想，搖搖頭，道：「妳說那周家怎麼發家的？還不是因

為抱了這麼個孩子回來？要不，他家能蓋大瓦房？能供他家兩男娃兒讀書？估計

周家小子來的時候是帶了大筆銀子的，其實一開始也著實過了幾年好日子，後來

不知道怎麼的就……」 

「我看後來是發現周家小哥的親人不來找，或者是打聽不到了，他們家就覺得白

養這麼個孩子不划算。」宋丁香覺得就是這麼個理，否則周家不至於苛待周鐵柱

這麼厲害。 



方氏跟著點點頭，道：「我們也這麼尋思來著，但這種話不好說。不過如果那孩

子真能狠下心來跟周家分了，也不是不能考慮這婚事。就是他以後還要去打仗，

妳如今歲數又小，萬一他沒回來或者……豈不是……」 

方氏想到這裡，又開始發愁。 

宋丁香道：「如今已經這樣，也不差那一點兒半點兒，其實我倒是覺得這周家小

哥兒值得投資……嗯，值得考慮，如果他去打仗，幾年後回來說不定還能多帶些

銀子，到那時歲數也不是很大，以後的日子可長著。再說，我現在才十四歲，耽

誤個四、五年的也不怕啥。」 

方氏琢磨了一會兒，然後詫異的看向宋丁香，「二妮兒，妳最近有點兒不一樣，

怎麼說的話一套一套的，以前妳可不是這麼說話的……」 

以前的宋丁香畢竟只是個十四歲的小姑娘，能想得有多遠？可是現在的宋丁香活

了那麼多年，什麼沒聽過沒見過？像這種小陣仗，還真難不倒她。 

「娘，我這是看開了。」宋丁香瞋了方氏一眼，抬手摟著方氏的胳膊撒嬌，「我

也想開了，幹麼去計較那些不痛不癢的破事呢？自己過得好，自己家人過得好比

什麼都重要。」 

方氏原本就是大剌剌的人，見閨女開始撒嬌，便什麼想法都沒了。 

她抬手摸了摸宋丁香的頭，道：「妳自己想開就好，當初跟徐家訂親的時候就說

了，要等到妳十六歲再過門兒，到妳十六歲不過一兩年的時間，現在卻……估計

那家也不是什麼好人家，白白讀了聖賢書。」 

方氏和宋志遠有五個孩子，宋丁香上面有一個哥哥一個姊姊，下面有兩個弟弟。

哥哥宋鈞山現在跟著宋志遠收豬殺豬，幹活也是一把好手。嫂子雖然長得一般還

有點兒黑，但是個勤快的人。兩人孩子都三歲了，平日裡在太爺太奶那邊。姊姊

宋玉蘭嫁到不遠的隔壁村，平日裡想要回來抬腳就到。 

下面兩個弟弟一個十一歲一個七歲，正是淘氣的時候。不過宋家家教不錯，這兩

個孩子如今也早早開始學著幹活兒，每天打豬草撿柴，幫著餵豬餵雞，或者跟著

太爺學幾個字，算是聰明伶俐。 

他們這一大家子雖然住在一起，但因為分家也都申請到了新的住宅地，宋志遠就

把自己住的地方改了改，蓋了兩間結實的土磚房，蓋了一個大豬圈養了十多頭

豬。這樣一大家子人平日裡除了自己的活計、地裡的活計外，就是圍著這十多頭

豬打轉。畢竟這可都是錢，養好了，按照市價賣給宋志遠，到手的可是實打實的

銀子。 

平日宋志遠跟著自己哥哥輪流住在那邊看著豬，孩子們也都知道打豬草煮豬食，

一個個勤快的不行，村裡人提起宋老四家，個個都佩服得很。 

宋丁香在這裡找到了久違的親情關愛，總覺得這是老天對她的補償，哪怕被方氏

絮叨上一整天她都覺得十分滿足。如今依偎在方氏懷中，她覺得自己幸福的都沒

邊兒了。 

方氏摟著自己閨女暖心了一會兒，又開始念叨，「瞧妳平日裡看著穩穩當當的，

怎麼就掉進河裡呢？」 



宋丁香歎了口氣，她直起身子看向方氏，道：「娘，不是我自己掉河裡的，是……

有人推了我。」 

第二章 擺脫嗜血周家 

有人推二妮兒！ 

方氏一聽這句話就炸了，「誰？誰推妳？哪個不要臉的小蹄子竟然敢推妳？」 

「娘，娘！」宋丁香連忙按住差點兒竄出去的方氏，道：「您別著急，這件事沒

當場逮著，誰會承認？但是我覺得這些事太多巧合了。娘，不信您就等著瞧，我

覺得年前就會知道是誰了。」 

方氏雖然愛絮叨脾氣火爆，但也不是沒腦子的人。她略微想了想，就道：「跟徐

秀才有關？」 

宋丁香笑了笑，道：「其實這也是件好事兒，好歹能看清徐家那一家子是怎麼樣

的人，否則我真的嫁過去，還不是受罪？」 

方氏忍不住冷哼一聲，道：「當初妳爺爺瞅著徐家那小子人老實又會讀書，才給

你倆說定親事，這兩年也沒少幫襯他們家，誰知道……真真是養出個白眼狼來。」

說到這裡，她又歎了口氣，「妳爺爺這幾天也不好受，等妳病好了，可得過去看

看好好跟妳爺爺奶奶親香親香。這幾天妳發燒，我也沒敢讓兩老過來看妳。」 

「知道了，娘。總之這件事您就看著吧，咱現在這是脫離虎口，是好事兒。」宋

丁香覺得喉嚨有些乾，又喝了些水，才細聲細氣道：「若是周家小子是個能成事

兒的，真能脫離周家，我嫁給他也不錯，沒有什麼亂七八糟的公婆鬧心，等他去

了兵營，我還不是就在家裡待著？」 

方氏噗的一聲笑出來，戳了一下女兒的腦門，「想得美，都嫁出去了還想賴在家

裡？不過妳說的也是，就看姓周的小子能不能成事兒了。反正妳今年才十四，就

算不嫁他也不用著急，再過兩年娘給妳找個更好的。」 

她就不信，自家閨女養得這麼好，哪嫁不到好人家？ 

 

 

過了幾天，宋丁香的病終於好利索了，她把自己收拾乾淨，第一次出了門，仔細

的端詳這個院子。 

北方人的院子都圈得很大，前院兒養雞種菜，後院養豬種菜，總之地方都不會浪

費。 

這一大家子雖說已經分了家，但是仍舊全都住在同一個院子裡，所以院子裡起了

不少房子。 

前院兒迎面是三間正屋，中間那間是堂屋，堂屋前面放了一張雖然舊但是擦得很

乾淨的八仙桌。八仙桌後面用秸稈編的簾子擋住了視線，從兩邊繞過去就是兩口

大鍋灶，冬天用來燒炕取暖和做飯用的。 

東屋和西屋都蓋得寬敞，壘了特別大的火炕，西屋火炕中間壘了一堵薄牆，把屋

子一分為二，這樣也是為了能多睡幾個人。東屋如今就爺爺奶奶住，小叔叔平日

住在西屋，不過最近他在上學堂，很少回來。 



除了正屋三間房，還有三間西廂房三間東廂房，格局跟正屋差不多。宋丁香他們

一家子就住西廂房，方氏與宋志遠住在北邊大屋裡，宋丁香住在南邊靠裡的那

間，靠外的這間給兩個弟弟住。東廂房是她哥一家子住的。 

後院也蓋了跟前院一樣格局的房子，正屋是給宋興義大兒子宋志成夫妻住的，東

廂房是宋志成大兒子和兒媳婦一家子住，西廂房是宋志成二兒子一家子住的，住

的倒是十分寬敞。 

宋丁香抿了抿頭髮，抬腳進了前院正屋。 

因為天氣還沒大冷，農村人仍舊都得幹活，沒有到閒著在家裡過冬的時候。 

不過因為最近天氣變冷了，豬肉能放，不少人家開始買豬肉，宋志遠因為這事也

開始忙碌起來，帶著大兒子四處收豬，或者幫人殺豬。收來的豬帶到村邊兒一個

茅草房裡，那裡是專門買賣豬肉的地方。 

方氏帶著兒媳婦和七嫂以及七嫂家大兒媳婦就在這裡收拾那些豬肉豬下水，有人

買肉，方氏就親自上去剁肉收錢，一大早出門到挺晚才回來，是個很累的辛苦活，

不過賺的也相對多一些。 

行七的宋志成，其二兒媳婦縫補手藝好，基本上就留在家裡照顧兩個老人和幾個

小孩子，除了給一大家子縫縫補補，也要兼顧著做飯送飯的差事，並不清閒。至

於他們家的二兒子宋鈞水，則帶著幾個能幹活的弟弟妹妹去周邊山上砍柴撿柴

火。 

北方的冬天十分寒冷，想要舒服的過冬，除了土炕，就得要足夠的柴火才行，否

則真的可能把人凍得一覺睡下去就再也醒不過來。 

這裡已經進入深秋季節，屋門口都掛起了厚厚的棉簾子。 

宋丁香進了屋就喊道：「爺爺奶奶，我進來了。」 

「二妮兒？快進來。」屋裡老太太聽見自己孫女的聲音，連忙招呼。 

宋丁香撩了簾子，笑盈盈的走了進去。 

「快來奶奶身邊坐。」宋李氏拍了拍身邊的位置，「讓奶奶看看咱們家二妮兒，

這些日子可受了大罪了。」 

「姊。」七伯家的大閨女三妮兒宋紫堇從宋李氏身邊探出頭來，脆生生的喊了一

聲。 

「三妮兒，嫂子。」宋丁香脫了鞋坐到炕上，炕褥子都捲了起來，靠裡的一半是

七伯二兒子宋鈞水妻子金巧兒占了絮棉花做冬天的冬衣，靠外的那一半則放了個

大簸籮，裡面裝的都是曬乾了的玉米，宋李氏正帶著這群孩子搓玉米粒兒。 

炕裡面的一角鋪著褥子，睡著幾個小娃娃。 

宋丁香拿起一根玉米也搓了起來，她左右看了看，問道：「奶奶，我爺呢？」 

「妳爺去妳家那院子看豬了，眼看著就要入冬了，一入冬就要過年，他去選一頭

豬單獨圈起來留著咱們自家吃，另外的就讓你爹都殺了賣錢去。」宋李氏丟下手

裡的玉米棒子，慈愛的摸了摸宋丁香的脖子，「二妮兒啊，脖子還疼不？」 

宋丁香笑道：「不疼了。」 

宋李氏這才鬆了口氣，嗔道：「妳個傻妮子，就為了那麼個白眼狼去上吊，妳對



得起妳爺爺奶奶、妳爹妳娘嗎？」 

「奶奶……」宋丁香趕緊使出撒嬌大法，「我那時候氣昏了頭，一時沒想開，現

在我想開了，他徐家也沒啥好的。」 

「可不是，沒啥好的！不就是會讀書，妳小叔叔也會讀書，回頭也考個秀才。」

宋李氏道：「妳爺這些日子都沒睡好，也不敢去看妳，總覺得是他這個老東西把

妳給坑了，昨天聽說妳退燒了，那張老臉才好看點。」 

宋丁香笑嘻嘻道：「那我可得讓爺爺給我燉個豬蹄兒吃。」 

「我也要吃！」宋紫堇連忙道。 

「少不了妳的。」宋李氏一手一個把這兩個大閨女都攬在懷裡，開心的摸了又摸，

「咱們家的閨女個頂個的好，誰家不是搶著要？他徐家不長眼，以後說不定就找

個母老虎。」 

幾個姑娘噗嗤的笑了出來。 

金巧兒笑道：「奶奶說得對，二妮兒這樣的他家都看不上，難不成還想娶個天仙？

就徐秀才那模樣，我真的是十個眼睛都看不上。」 

「咳咳咳！」門口突地傳來咳嗽聲。 

金巧兒對著宋李氏和兩姊妹一挑眉，忍著笑低頭繼續絮棉花。 

門簾子撩開了，露出宋興義的臉。老爺子手裡拎著個煙袋鍋子，黧黑的臉上被歲

月雕刻出深刻的皺紋，乍一看是個很嚴肅的老頭子。只是他一看見宋丁香，臉上

立刻浮出笑意，「二妮兒過來啦？」 

宋李氏道：「二妮兒說了，爺爺欺負她，得給她燉豬蹄兒吃才成。」 

幾個姑娘都看著老爺子嘻嘻的笑。 

宋興義哼了聲，想沉下臉，但自己也沒憋住笑了起來，道：「吃吃吃，不就是燉

豬蹄子嗎？我早就跟老二說了，留幾個蹄子、幾個肘子，再拿點兒大骨頭下水什

麼的回來，爺爺給你們燉上一大鍋，管夠的。」 

因為家裡做殺豬生意，肉倒是不缺，宋興義又擁有一手燉肉的好手藝，就連兩個

兒媳婦跟孫媳婦兒都自歎弗如。 

宋興義坐在炕沿兒上，一手摸著煙袋鍋子。他有煙癮，但是不嚴重，尤其是屋裡

睡著孩子還有姑娘的情況下，基本上他是不抽煙的，就是習慣摸著，彷彿這樣就

能過癮。 

他道：「當初給妳說徐家，也是因為覺得他們家不容易，辛苦，那徐強看上去也

是個勤奮的，又中了舉，雖然長得一般，咱們二妮兒配他們家綽綽有餘，哪想到，

唉，怪爺爺瞎了眼。」 

徐家雖然出了個舉人，但家裡為了供徐強讀書已經入不敷出。即使徐強能領個廩

米，可那一點兒米也不夠一大家子的嚼用，基本上都換成粗糧。而且他現在還在

讀書，想繼續往上考。 

當初宋興義就是覺得大不了家裡貼點兒錢，供他讀書，只要是能對自家孫女好就

成。誰知道如今竟然出了這麼個事，還把宋丁香給耽誤了。 

宋丁香笑道：「爺爺可別這麼說，幸虧徐家露出真面目，否則我嫁過去還不是得



受罪？那一家子人啊……我瞅著還不如周家。」 

宋興義聽了這話，想了想道：「周家那小子其實還不錯，只是那一家子……不行

不行，咱們家閨女可不是嫁過去給人當牛做馬的，到時候周家小子去了兵營，妳

上面又是婆婆又是嫂子還有老太太老頭子，定折騰死妳，不行！這事不行！」 

宋丁香抿著唇笑道：「爺爺，我還小呢，耽誤得起這兩年。」 

宋興義這才緩和了面容，道：「誰說不是，妳才十四歲，過了年才十五，再耽擱

兩年也不怕。」 

幾個人正閒聊著，七伯娘就急匆匆的走了進來，進屋就道：「丁香，爹，娘……

那個周家鬧起來了，周家養的那個鐵柱說要跟周家分家，十一家的忙得丟不開

手，讓我過來說一聲。」說完，又看了一眼宋丁香。 

宋丁香眨眨眼，笑道：「七伯娘快坐下歇會兒，他周家鬧他的，跟我們有什麼關

係。」 

張氏愣了一下，頓時笑道：「欸，我也是這麼說的，但是妳娘非要我來跟妳說一

聲。」說完，又對著宋丁香眨眨眼，道：「其實那孩子倒是個不錯的，只要沒有

那一家子拖累，以後興許真的能把日子過起來呢。」 

「七伯娘！」宋丁香瞋了她一眼，道：「這話咱們就在屋裡說說，千萬別往外說，

被人聽見了，還以為是咱們家折騰這事兒呢。」 

她原以為周鐵柱那沒什麼音訊，大概沒下文了，沒想到竟然真的發作起來。 

 

 

周家因為周鐵柱要分家這件事折騰了好幾天。 

周鐵柱似乎鐵了心要分家，甚至揚言要去報官，讓當官的查查自己究竟是被偷來

的還是搶來的。 

有人罵他，即便周家沒有生恩，但好歹也有養恩，他不該做得這麼絕。 

周鐵柱指著那青磚大瓦房道：「難道我還給周家的恩還不夠大嗎？」 

當看著那寬敞的大瓦房時，許多人都閉上嘴不說話了。 

最後，周家還是把周鐵柱分了出去，又給了十兩銀子和五畝地。他們不敢不給，

因為報官這件事對一般村人來說是件很可怕的事，沒有人願意和官老爺打交道，

哪怕是個小小的衙役，一旦發作起來，也會讓他們脫一層皮。 

周鐵柱收拾自己的東西準備離開，村長撥給他一處沒人住的破房子，好歹能擋風

遮雨。 

周老三偷偷摸摸的塞給他一個布包，布包裡是塊玉佩。 

「這是你從小戴在身上的，當初說要當我沒讓……你也別記恨我們，你娘……你

嬸子那個人就是太掐尖要強。」周老三這個人其實不壞，只是太膽小。他婆娘是

個厲害人物，剛嫁過來生了個兒子就敢跟婆婆頂撞，跟妯娌之間錙銖必較。後來

周老三把周鐵柱抱回家，她還跟周老三大吵一架，不過看在隨周鐵柱帶來的那些

銀子的分上才忍了。 

當初拿了這筆銀子，讓周老三揚眉吐氣起來，原本他精養著周鐵柱，心想著好好



養著這孩子，到時他親人回來，又能拿一筆好處。不料，一直養了好幾年都沒啥

動靜，他還去當初被託孤的那個村子看過，卻沒有人知道託孤的那個人。 

等他回來，把這件事跟媳婦兒一說，周鐵柱的生活就從家裡備受寵愛的小少爺頓

時變成了小乞丐，得每天辛苦幹活，換取一口飯吃。 

人性就是這麼殘忍涼薄。 

周鐵柱接過玉佩揣進懷裡，收拾了一個本來就不大的包袱，扛著自己的破鋪蓋，

離開了周家。 

他之前帶來的小衣服早就被周家其他小孩穿爛了，再說過了這麼多年，早就都扔

了，找也找不回來。 

那棟破土房的原主人，因為發達了就搬去縣城，這房子因為多年沒人住，破敗得

不成樣子。有幾個和周鐵柱玩得還不錯的大小夥子都趕來幫忙，修補一下屋頂，

整理土炕。這天氣越來越冷，總不能讓人凍死在這屋裡。 

村子裡不少人見狀都不禁唏噓，覺得如果周鐵柱早些分家，也不至於被送去兵

營，那是什麼地方？那對一般老百姓來說就是個吃人的地方，進去了九死一生，

哪怕活下來，說不定缺胳膊少腿兒，往後的日子也是艱難。 

村子裡的人家稍微有點兒錢的，哪怕砸鍋賣鐵，也不願意讓自家親人去兵營，去

的都是窮得實在拿不出一點兒銀子的人。 

只能說周家這件事做得太絕，傷了周鐵柱的心。 

周鐵柱被分出來之後，宋志遠去看望過一次，還送了一口鐵鍋。這年頭鐵這東西

可是很值錢的，很多窮苦人家家裡最值錢的就是一口鐵鍋了。有了鐵鍋，才能燒

熱水，做一口熱飯吃，冬天燒炕，如果沒有鐵鍋也不好燒，還浪費柴火。 

周鐵柱拿的十兩銀子放著沒動，周家又給了幾十斤的糧食，因為這糧食，周老三

媳婦兒還站著門口破口大罵了好幾天。這幾十斤糧食對於一個年輕小夥子來說根

本吃不了多久，所以他還是每天上山挖個陷阱套個野雞兔子什麼的，然後拿去鎮

上換些銅錢，買些肉啊菜啊之類的回來，竟然吃的比在周家時還要好上一些。 

畢竟在周家的時候，他套的東西賣的錢，是要上交給周老三媳婦兒的。 

當別人以為周鐵柱就要這麼住到過完年去兵營的時候，村裡又發生了一件大

事——  

宋老四家的二妮兒宋丁香再次議親，要嫁給周鐵柱。 

不過這個消息只讓所有人驚了一下，很快就釋懷了。也是，宋丁香雖然是個好姑

娘，但因為落水被周鐵柱救起，因此被徐秀才退了婚，畢竟大姑娘的名聲就是命，

她如果不嫁給周鐵柱，以後也嫁不到好人家了。 

這消息一出，還是有人嫉妒起周鐵柱來。 

宋老四家是什麼人家？雖然住的是土磚房，可是人家的土磚房蓋得敞亮，牆又

厚，窗戶開的又大，住得就是舒心。再看看宋丁香她爹做的營生，一年到頭都不

缺肉吃。宋丁香在家裡又是個受寵的，老丈人能讓自己閨女吃虧受罪嗎？平時不

還得補貼女婿。 

不過周鐵柱命不太好，剛娶了嬌滴滴的美嬌娘，睡不上幾天熱呼呼的被窩，就得



去兵營了。以後能回來也就罷了，若是不能回來，好端端的姑娘成了寡婦，這不

是糟蹋人嗎？ 

宋興義一開始也不同意這件婚事，還是宋丁香把人給勸了。 

「我覺得周家小子倒是個仁義的人，」宋丁香笑咪咪的依偎在宋興義身邊，看著

爺爺愁苦的臉，柔聲道：「若是他從咱們家出去就發作，周家一準得來咱們家鬧

騰。可是他沒有，他那些日子一直往鎮上去，去了好一段時間回來，找了個由頭

突然發作，別人只會覺得是鎮上有人給他出了主意。而且分家之後他也沒有立即

來咱們家提親，而是又拖了這麼長時間才開了這個口，這孩子是個有腦子的。」 

宋興義冷哼了聲，戳了一下宋丁香的腦門，道：「妳才多大？跟人家一口一個這

孩子，我看就是平時把妳慣壞了。再說，他有什麼好？妳一嫁過去沒幾天他就得

去兵營，以後好幾年見不到面，有啥好的？」 

宋丁香捂著額頭一臉委屈，道：「難道我嫁過去，爺爺就不認我了嗎？等他走了，

我就回來住，天天湊在爺爺跟前吃好料。」 

「妳看妳，無法無天！」宋興義被她氣笑了，隨即又歎了口氣，道：「我知道那

孩子是個好的，其實若是早點兒分家，哪怕咱們家拿錢免了他的兵役都成。只是

現在，他已上了名冊，拿錢也不管用了。」 

「爺爺，我覺得周鐵柱會有作為，瞧他有腦子、有想法，說不定能在兵營裡混出

個頭，到時候好歹也是個軍爺，每個月有不少銀子，有誰敢欺負我不成？」宋丁

香笑道，「再說，就算嫁過去了，這些日子咱們家不准他碰我，他還能來強的不

成？我才十四歲，不想這麼早就生孩子。隔壁村那什麼花兒來著，就被她爹娘早

早的嫁出去生孩子，結果……」 

「哎喲妳快閉嘴，妳爺我聽不得這個！」宋興義真的要被他這個孫女兒氣死了，

「妳看看妳，才十四歲，張嘴閉嘴生孩子，哎喲，也就是在咱們家，要是換作別

人家，還不得羞死妳啊！」 

宋丁香笑嘻嘻道：「還不是因為爺爺疼我。」 

宋李氏這會兒撩簾子進來，就聽見這句話，笑道：「要不是仗著我跟妳爺爺疼妳，

早打哭妳了。妳看看妳這個脾氣，怎麼就這麼烈性，非要嫁他不可……算了算了，

那孩子我也見過，是個周正踏實的，只希望他能早點兒平安的回來，唉！」 

第三章 打虎攢錢備聘禮 

因為周鐵柱年後就要去兵營，所以緊趕慢趕在年前找了個最好的日子，將親事定

了下來。 

不過宋家捨不得自己的閨女住那破土房，於是把宋志遠用來養豬的那兩間房子收

拾出來作為周鐵柱暫住的地方。雖然是兩間土房，可是因為蓋得好、收拾得乾淨，

也是很不錯的。 

到時候前院拉個棚子就能請賓客來吃飯，而且跟宋家就隔著一條路，宋丁香想回

家，出門就是自家後院，方便得很。 

周鐵柱沒啥抱怨，他把十兩全拿出來作為聘禮，又去山上待了好幾天，宋志遠都

急紅眼了他才回來，沒想到竟然獵了一頭大老虎！ 



這可把宋志遠驚壞了，也把村裡人都驚壞了。 

這山上有老虎家家戶戶都知道，可是老虎基本上都在深山裡，除了特別冷找不到

食物的時候才會下山禍害。周鐵柱這一走好幾天，估計就是為了獵老虎。 

宋丁香也很擔心他，只是這個時候不好出面說什麼，她讓方氏和宋志遠去查看周

鐵柱，確定人沒受傷才鬆了口氣。 

這隻大老虎相當完整，只肚子上被豁開了一條口子，應該是致命的傷口。 

周鐵柱用藤條拴了老虎，拖了一天一宿才把老虎從山上拖下來，累得他臉色發

青。待吃完方氏給他做的一大碗熱湯麵，便坐在凳子上睡著了。 

等他一覺醒來已經是第二天，才知道自己睡在宋家，頓時不好意思起來。 

宋志遠看著這個傻小子只想笑，心想：要不是家裡婆娘媳婦兒心善，老子早想把

你扛去你自己那棟破屋裡。還沒成親就先在老丈人家睡一宿，這傳出去能聽嗎？ 

那隻老虎最後被鎮上一家富戶買了下來。 

那富戶聽說這老虎是周鐵柱打的，頓時對看上去瘦了吧唧的周鐵柱刮目相看，再

聽說他過年後要去兵營，便笑道：「看著你就是個有福氣的，趕巧兒，我那大侄

子就在兵營裡，還是個官兒，好歹也是個緣分，瞅著你也有點兒身手，回頭我跟

我大侄子說一聲，將你帶在身邊還能多學點兒東西，總好過那些每次都被趕在前

面拚殺的大頭兵強。」 

宋志遠一聽，簡直高興壞了，連忙踢了周鐵柱一腳，說：「還不趕緊謝謝王老爺。」 

「謝謝王老爺。」周鐵柱眼裡滿是感激。 

那富戶哈哈一笑，派人把老虎抬走，又結算了銀子。 

只是他沒想到自己隨意做的一件事，竟然結了個很大的善緣。 

 

 

周鐵柱把賣老虎的一百多兩銀子全給了宋志遠，拜託他等開春自己走了之後用這

筆錢蓋個好點兒的院子，再多買兩畝地。 

「等我去了兵營，這幾年怕是難得回來一趟。叔叔願意把丁香嫁給我，我總不能

讓她吃苦受罪。」爺兒倆坐在牛車的車轅上，周鐵柱看著宋志遠趕車，手裡還捏

著一支包銀刻花開富貴圖樣的簪子，那是要送給宋丁香的。 

「這說的是哪兒的話？」宋志遠一邊趕車一邊道：「你走了她就住家裡，誰還能

委屈了她？你在外面，要處處小心在意，別受了傷，完好的回來最是重要。」 

周鐵柱悶悶的嗯了聲，他不是個多話的人，宋志遠同樣是個不愛說話的人，半晌

只能聽見車輪的聲音。 

宋志遠覺得自己是長輩，總該打破這種過分安靜的尷尬，又道：「聘禮的事兒交

給你王大娘幫忙操持，她是村長媳婦兒，又是半個媒婆，絕對弄得妥妥善善，你

別擔心。」 

「嗯，我不擔心。」周鐵柱搓了搓手，把手上混著血腥的泥巴搓了下去，然後又

不知道要說什麼了。 

宋志遠左右的看了看，見路上也沒別人，於是壓低聲音跟周鐵柱道：「我家閨女



歲數還小，才十四歲，就算你們成親了也不能……不能那啥，知道吧。她身子骨

還沒長成，生孩子太危險了。你如今也不過十七歲，等個兩三年回來也不過二十

來歲，不著急孩子的事兒，曉得嗎？」 

周鐵柱黧黑的臉驀地漲紅了，他磕磕巴巴的道：「曉、曉得了，叔您放心，我不

會……不會那啥的。」 

宋志遠哼了聲，又道：「也不是故意為難你，咱們爺倆把話說白了，我就是怕你

萬一犯渾回不來，我閨女再拉拔個孩子，以後日子可就艱難了。這樣吧，你多想

想自個兒，也多替我閨女想想，叔曉得這樣挺自私的，萬一你出事兒沒能給你留

個一男半女，但是丁香也是叔從小寵著長大的……」 

「叔，俺知道……」周鐵柱窘迫得連俺字都冒出來。 

宋志遠哼笑起來，他斜眼看著死命低著頭的周鐵柱，道：「我閨女嫁給你是你的

福氣，丁香看著嬌氣，但是裡裡外外都是一把好手。」 

周鐵柱點頭如搗蒜，道：「我懂，我娶了丁香也是我占了便宜，若是我回不來，

那些東西就都留給丁香。」 

「你這孩子，少說渾話！我家不圖你那點兒破玩意兒，人好好的回來，以後好好

過日子才是正經，曉得嗎？」宋志遠沉了臉道。 

「曉得了。」周鐵柱撓了撓額頭，總覺得自己出了一身冷汗。 

牛車進了村子，就看見宋老三家門口人來人往，披紅掛綠的，看上去極為熱鬧。 

「喲，三伯家這是要辦喜事兒？」宋志遠有些納悶，等牛車回了家，看見方氏一

邊在院子裡拍打晾曬的棉被一邊嘟囔著，忍不住問道：「孩子他娘，三伯家是有

啥喜事啊？」 

方氏一回頭看見了周鐵柱，笑咪咪道：「鐵柱來了啊？去，去上房暖和暖和，你

王大娘把聘禮都收拾好了，就撂在後面那院子裡，回頭你自己去看看。」 

周鐵柱嗯了聲，從方氏手裡拿過雞毛撢子幫著拍棉被。 

這是去年絮的棉被，今年還沒重新整理，拍打鬆了蓋著能舒服點兒。主要是最近

實在太忙了，光靠金巧兒和宋李氏，實在是拆洗不過來這一大家子的棉被棉衣。 

方氏看著女婿，越看越覺得有趣。等宋志遠第二遍問宋老三家的事，立刻沉下臉，

道：「你還不知道吧，你那個三伯家，哎喲……他家老二，你八哥家大閨女宋桃

紅，真是頂頂好樣兒的。」 

宋志遠一臉懵了，他拍打著自己身上的草葉塵土，問道：「桃紅？桃紅怎麼樣了？

還有，妳怎麼這麼早就回來了？鋪子上不忙嗎？」 

方氏冷笑道：「桃紅怎麼了？你還不知道吧，桃紅要嫁人了，哎喲喲，你猜她要

嫁的是誰？」 

宋志遠吃了一驚，道：「桃紅要嫁人了？我怎麼不知道呢？」 

「因為他們沒臉說啊！」方氏瞪了一眼院子外面，聲音又高了些許，「宋桃紅嫁

的可不是別人，是徐家的秀才。人家今天一大早去鋪子裡定了大半的豬肉，明天

就要把桃紅嫁到徐家。咱們今天鋪子就殺了一頭豬又被定了大半，我可不沒啥事

兒。」 



宋志遠眉頭擰得死緊，臉也有些漲紅。 

這件事簡直是在羞辱他們家丁香，那姓徐的這才退婚兩個月不到，現在就要娶丁

香的堂姊桃紅，說出去都是個笑話。 

「三伯家怎麼想的？」宋志遠頓時覺得頭疼。 

方氏又冷笑一聲，道：「誰知道怎麼想的？你們倆剛走，他們就上門請爹娘過去

張羅，咱們爹裝病沒起身，娘說伺候爹去不了，讓七哥去。七哥說今天柴火沒砍，

轉身上山。七嫂也說伺候爹沒空，還說讓我去，我呸！」 

宋老三這件事做得實在不地道，他家宋桃紅比丁香大了兩歲，因為長得確實漂

亮，眼光高，可是家裡有點兒窮，所以一直沒說親，高不成低不就的，誰知道這

一轉眼竟然嫁去徐家了。 

宋桃紅嫁過去就是舉人娘子，聽說那姓徐的小子還謀了個差事，邊讀書邊掙銀

子，給的聘禮十足，可把宋老三家美壞了。而且也不知道怎麼回事，宋老三一家

子都是老實人，卻生出個桃紅這種一肚子心眼的閨女。 

方氏想起丁香跟她說當時是有人推她的那句話，更是氣不打一處來。 

她還想要說些什麼，宋丁香湊巧從上房出來，撩開門簾子道：「爹娘，外面冷，

趕緊來屋裡暖和暖和，那誰，你一起進來唄。」 

方氏聽見閨女開口，原本一肚子的氣噗的一聲全散了，忍笑道：「那誰是誰啊？」 

宋丁香羞得轉頭就進屋了。 

方氏對著宋志遠打了個眼色，自己也笑咪咪的去了上房。 

周鐵柱面紅耳赤的拍打棉被，拍沒幾下就被宋志遠拽住了。 

「走走，去屋裡坐坐。洗洗臉洗洗手，一會兒該吃飯了。」 

今天做飯的是孩子的七伯娘張氏，廚房裡已經飄香陣陣。 

宋志遠一進屋，就把懷裡的那一包銀子掏了出來放在炕桌上，道：「賣老虎的銀

子，鐵柱說了這些銀子都給丁香，等開春選個離咱們家近的地方蓋個大院子，剩

下的錢再買兩畝地。」 

「爹！」宋丁香羞壞了。 

原本裝病的宋興義聽了呵呵的笑，道：「老二你少擠對我孫女兒，去去去，那邊

坐著去。鐵柱呢？」 

「外頭洗臉，一身的泥。」宋志遠笑著走到門口邊的長凳上坐下，撩開簾子往外

道：「鐵柱洗好沒？嗨，別搓了，再搓也這麼黑，成了成了，進來吧。」 

屋裡聞言一陣大笑。 

周鐵柱窘迫極了，恭恭敬敬的進了屋，也沒有了當初拿著兔子的執拗勁，低眉順

目的挨著宋志遠坐下。 

方氏從炕上拿了個包袱塞到周鐵柱懷裡，道：「給你做了兩身新衣服，這兩天可

別上山了知道嗎？好好待在家裡。」 

「嗯。」周鐵柱抱著那包袱，包袱軟軟的，裡面應該有一身新棉花做的棉衣。他

捏著那棉衣，突然眼圈紅了起來。 

「開飯了！」張氏走了進來，看見周鐵柱先喲了聲，滿臉的笑，「鐵柱來了啊？



好好，坐著，伯娘給你燉了肉吃。」然後又對宋志遠道：「你哥不知道帶著幾個

孩子跑去哪裡了，還得麻煩你去找一圈。」 

「成，我這就去。」宋志遠笑著站起身，被宋老三家鬧出來的怨氣快消散得差不

多了。 

他一出門就看見了八哥宋志揚，宋志揚要當秀才的老丈人了，一張老實巴交黧黑

的臉上滿是笑容，還難得穿了一身嶄新的棉袍子。 

他看見宋志遠，連忙打了個招呼，「十一啊，今天請娘家人吃飯，你可得來。」 

宋志遠皮笑肉不笑的回道：「今天真沒空，我爹還病著，我怎麼能去喜事兒上大

吃大喝？晚上還得去收豬，忙得很。」 

宋志揚嗨了聲，道：「那成，我先去請村長。」 

宋志遠見他一點兒羞愧都沒有，忍不住怒火一把將他拽住，問道：「八哥，你知

道那姓徐的秀才剛給我家裡的丁香退了婚吧？」 

宋志揚的臉有些漲紅，道：「知道……這不是趕巧兒嗎？我家桃紅歲數也大了，

難得有這麼合適的親事。」 

他也知道這件事自家不太地道，但架不住桃紅自己喜歡。而且嫁過去就是舉人娘

子，等女婿再高中謀個官，那可就是官夫人了。這天大的好姻緣，他怎麼可能往

外推？ 

宋志遠冷笑兩聲，道：「知道還來我家找人去吃飯？八哥你怎麼想的？我三伯三

伯娘怎麼想的？」 

宋志揚的臉漲得更紅了，他囁嚅道：「這、這不是歡喜壞了嗎？十一啊，你別怪

八哥，我家這個情況你也是知道的，沒有你家有錢。你家丁香不管低嫁高嫁，腰

板都直。可是我家不成，我家窮……」 

「行了行了。」宋志遠懶得聽他嘰嘰歪歪。窮還不是他們自己整的？當初他還想

拉著三伯家幾個哥哥學殺豬，好歹也能養家活口，誰知道一個個嚇得面如土色，

回來就吐。而且他們腦子也直，去做貨郎又算不清楚錢，嘴又笨，除了土裡刨食

兒真幹不成別的。 

最重要的是，每年一過年走親戚，他們一大家子就開始哭窮，令人煩到不行。 

「今兒是真去不了，明天正日子我們家也去不了。回頭讓我七嫂給你家添個禮，

我這邊是真的忙，對不住，八哥。」宋志遠拱拱手，一甩袖子就走人。 

宋志揚不高興的撇撇嘴，最終也沒說什麼，垂著頭往村長家去。 

張氏知道要自己出面去添禮也沒說什麼，跟方氏略一合計，湊了六個荷包，一對

兒枕頭套，一對包袱皮兒，又帶著一籃子雞蛋便過去了。 

這樣的禮，在村子裡算是一份大禮，不是最親近還有點兒錢的親戚是絕對拿不出

這麼多的。 

只是宋老三看著這份禮時，搖著頭歎了口氣，道：「還是把人得罪了。」 

宋老三媳婦兒高氏道：「那也沒辦法，要怪都怪丁香那孩子，怎麼就掉河裡呢？

還被那破落戶人家的周鐵柱撈起來，合該她和徐家沒緣分，咱們家有這個緣分。

等徐強當了官兒，他們家就算再有錢也只是個殺豬的。」 



她說完，翻了翻送來的禮，然後把枕頭套收了起來，道：「這個給棠花做嫁妝，

剩下的給桃紅陪送過去。」然後又掂了掂那一籃子雞蛋，滿意的往廚房去了。 

 

 

宋老三家宋桃紅要成親，村裡不少人是抱著湊熱鬧看笑話的心態去的。只是這熱

鬧的另一方主角沒有出現，讓現場稍微有點兒平淡。 

宋丁香的小夥伴們吃完喜宴，一轉身就進了宋老四家。 

「丁香，丁香在家嗎？」農村孩子沒有城裡孩子那樣嬌養矜貴，也不講究什麼大

門不出二門不邁，三個女孩子站在大門口脆生生的喊著宋丁香，一點兒都不覺得

這樣有什麼不好。 

宋丁香從上房裡鑽出來，應了聲，抬手招呼閨蜜進屋。現在只有上房白天還會燒

炕，兩個屋子都十分暖和。 

「奶奶，三丫、巧杏和丹紅來了。」宋丁香和宋李氏說了聲。 

宋李氏推了推炕桌上的花生瓜子，道：「跟她們去玩吧，到那邊後屋，帶著這些

吃的，再沖個糖水。」 

宋丁香來到這個世界已經兩個來月，基本上摸透了周圍人的性格，行事沒有以前

那樣小心翼翼，且開始享受當個小少女的幸福。 

她所知的大部分八卦其實都是從這些小姊妹口中得知的，畢竟有的事家裡大人不

太會和孩子們說。而小姊妹之間就沒有這麼多顧忌，互通有無，形成了堅不可摧

的八卦網。 

「哎喲，丁香，妳休養了這些日子，氣色真是不錯。」這幾個小姑娘裡面，巧杏

的歲數最大，已經十六歲，她早就定了親，但是因為男方祖父今年年中最熱的時

候走了，要守孝一年，婚事只能拖到明年。 

雖然她才十六，卻已經有大姑娘的架勢，尤其是很會說話這一點兒特別招人喜歡。 

姑娘們進了屋，先去東屋跟宋李氏打了個招呼，又誇了金巧兒手巧，才嘻嘻哈哈

的跟在宋丁香身後去了斜對面那間屋子。 

這間屋子雖然在陰面，但並不陰冷潮濕，牆上還開了個小窗戶，用厚厚的麻紙糊

著。窗戶推開了一條縫兒，能看見後院。宋家的幾個孩子沒出去撿柴火，正在後

院玩。 

「妳家這炕燒得真暖和。」三丫踢掉腳上的鞋子，兩三下爬到炕上，坐在炕頭就

不想起來了，「我家就燒我爺那個屋，炕上都是人，也沒我待的地兒。」 

三丫家住在村頭，家裡人極能生孩子，每次大人出去幹活，就讓家裡的老爺子幫

忙看娃，一看就是十來個。 

「那妳就在我家多待一會兒唄。」宋丁香放下炕桌，把花生瓜子放在炕上，又張

羅著沖了一大壺熱糖水給她們一人倒了一碗，「今天妳們不是去我三爺爺家吃席

嗎？怎麼現在就散了？」 

丹紅笑著抓了一把瓜子嗑，道：「還沒散呢！我們吃完也沒啥事兒就先過來這邊

待著。巧杏姊，妳上炕坐，幹麼坐炕沿兒上？」 



巧杏拍了拍裙子，笑道：「我不上去了，我娘說了讓我好好學學規矩，得有個大

姑娘的樣子。」 

宋丁香嘻嘻的笑道：「大姑娘的樣子就是不上炕啊？誰家大姑娘不上炕？」說完，

還對著巧杏眨了眨眼。 

巧杏一愣，抬手就去拍宋丁香，嘴裡嗔道：「看看妳這張嘴，哎呀，氣死我了！」 

宋丁香哈哈笑著躲，道：「妳明年才成親，我下個月就成親了，我娘也沒說不讓

我上炕啊。」 

丹紅喀嚓喀嚓的已經嗑完一小把瓜子，她拍拍手上的渣渣，道：「那不一樣啊，

丁香你上面沒公婆，以後自己想幹麼就幹麼。巧杏姊上面不但有公婆還有個祖

母，鬧哄哄一大家子。我娘說了，嫁出去的媳婦兒就是別人家的，以後就得守別

人家的規矩，不能跟在自己家似的。」 

宋丁香想想也是這個道理，就算是她曾經生活過的現代，女性也還沒有完全擺脫

限制，更別說古代這個時候了。一個女人想要在這種世代活得精彩，只靠自己真

的很難。 

巧杏也跟著道：「是呢，我娘都誇丁香有福氣，以後自己當家，沒那麼多規矩。」 

三丫突然道：「欸，丁香，妳跟周鐵柱拉過手沒？」 

頓時，三個人都感興趣的看著宋丁香。 

宋丁香沒想到話題會突然轉到自己身上，臉頰有些微紅，急忙擺手道：「怎麼可

能，平日裡都很少見面。現在他住在後面那個院子裡，吃飯也很少過來。」 

三丫覺得無趣，又轉向巧杏，「巧杏姊，妳和大雲哥牽過手沒？」 

巧杏也紅了臉，抬手拍了三丫一下，道：「小丫頭家家的問這些做什麼？趕緊讓

嬸子給妳找個人家，到時候妳就知道了。」 

三丫今年才十四歲，還沒相看人家。 

幾個丫頭又嘻嘻哈哈的鬧了一圈兒，宋丁香裝作不經意的把話題轉到宋老三家，

「今天妳們去我三爺爺家吃的啥？」 

三丫開口回道：「酸菜燉豬肉，燉豆腐，燉白菜，燉馬鈴薯，大蔥炒雞蛋，我看

了，做得好的就兩桌，一桌給村長他們吃，一桌給媒人那邊。也沒有白麵饅頭，

那餅子烙的還不如我娘呢。說明天還要請一席，不過就不讓我們去了。」 

這邊成親有個規矩，成親前一天娘家人這邊先請人吃上一頓，第二天等閨女出了

門，娘家這邊還要留幫忙的再吃一頓。菜色一般都看這戶人家家底如何，一般也

就買點兒豬肉大鍋燉了，好歹能吃個肉味，好點兒的還會有炸丸子炸魚之類的菜。 

不過村裡成親也就這樣，宋老三家的席面一般般，再加上鄰居親戚帶一些吃得過

去捧場，也算可以。 

姑娘們又開始嘰嘰喳喳的說起坐席的事。 

三丫嘴快，道：「我瞅著徐家來的人，長得也就那個樣，說是他家大堂哥，哎喲

我的娘喲，那張馬臉，可嚇死我了。還有他家叫什麼的嬸子的，看著比十一叔都

像殺豬的。」 

宋丁香嗤嗤的笑，「那桃紅呢？妳們看見了沒？她原本長得就好看，現在應該更



好看了吧？」 

三丫道：「好看是好看，穿了一身水紅色棉裙子，就是瞅著胖了不少。」 

巧杏咳嗽了聲，道：「吃得好唄，要不能長胖？」說完對宋丁香擠了擠眼。 

宋丁香瞬間明白了什麼意思，吃驚的張大嘴巴。 

巧杏捂著嘴直笑，壓低聲音湊過去道：「我娘說，看著最起碼得有三個月了。」 

丹紅耳朵尖，好奇的湊了過來問道：「啥啊三個月？」 

巧杏道：「我是說，想跟丁香去茅廁，什麼三個月不三個月的，妳聽錯了。」 

說完，她拽著宋丁香下了炕，等宋丁香穿好鞋子，便把人拽到了後院茅廁後頭。 

「真的假的？」宋丁香這一口大氣才喘了上來。 

「我娘眼睛可利了。」巧杏娘有一手接生的絕活，在這幾個村子裡都相當有名氣。

「我娘還說，怪不得妳那天落了水，徐家就急著退婚，看來，那姓徐的秀才也不

過如此，白白讀了聖賢書，卻不好好做個人。丁香妳也別自己堵著心，我瞅著周

鐵柱人不錯，真的！雖然以後去兵營，可是沒準兒就能混出頭來呢是吧？」 

宋丁香若有所思的點點頭。 

巧杏又道：「以後妳有福氣的日子長著呢，上沒公婆下沒小叔子小姑子啥的，他

一去兵營，妳就可以回自個兒家裡住，就跟沒嫁出去一樣，多舒服啊！我羨慕還

來不及呢。」 

宋丁香回過神來，笑道：「瞧妳說的，怎麼，大雲哥不好？」 

巧杏道：「好是好，但是他們家人太多了。我娘說，到時候跟他們家商量一下，

給我和大雲再蓋兩間房出來，要不哪裡住得了啊。」說完，她自己也有些犯愁。 

古代人講究多子多孫多福氣，一個個的拚著生娃，也不管養不養得起，到時候一

大家子人全擠在一起住，一張炕上能睡祖孫三代人，想一想就覺得頭皮發麻。 

家家有本難念的經，宋丁香安慰了巧杏一下，兩人又手挽著手回到屋裡。 

幾個小姑娘又嘻嘻哈哈了一頓，看看天色不早了，就跟宋丁香道別。 

第四章 周老三媳婦兒的懷疑 

送走巧杏她們後，宋丁香有些恍惚。 

她之前只覺得桃紅這件事做得不地道，徐家也不地道，卻沒想到原來其中還有這

麼一齣。 

算算日子，看來自己當初落水就是因為桃紅沒法子再等下去了，才會在周鐵柱從

山上下來的時候想了這麼一步棋。 

徐家也應該知道桃紅的事，所以才會迫不及待的前來退婚。 

只是紙包不住火，桃紅大著肚子嫁去徐家，不足月就把孩子生下來，到時要被人

怎麼指指點點呢。若這件事是在思想開放的現代，估計也沒有什麼大不了的，但

在現在可就…… 

桃紅到底是怎麼想的呢？ 

到了晚上，方氏也知道了這件事，坐在炕上對著丈夫連連冷笑，道：「真是個火

坑，三伯家教出來的好孩子，你八哥的好閨女。嘖嘖嘖，怪不得這麼不顧規矩，

原來還有這麼一齣戲呢。」 



宋志遠覺得丟臉極了，只能埋著頭聽方氏數落。 

方氏也是氣狠了，破口大罵道：「平時看桃紅那小姑娘嘴甜會說話，誰知道竟然

是這麼個不檢點的。到時，這事要是傳了出去，咱們宋家閨女的名聲還要不要？

你三伯是真的不知道這件事還是假的不知道？連你八哥也不知道？我不信，他閨

女肚子都大了，他能裝作沒看見？」 

宋志遠支支吾吾道：「這、這我上哪兒曉得去？誰知道那孩子不聲不響的就……

唉！」 

「幸虧咱們丁香沒嫁進徐家，那一家子都不是什麼好東西，這頭還定著親呢，那

頭就壞了別的閨女的身子，還是個舉人，我呸！說出來我都覺得髒了自己的嘴！

宋志遠，我跟你說，等丁香成親的時候你可別請你三伯那一家子，我怕我到時候

會忍不住拆穿一切。」方氏越想越生氣，恨不得把手裡的針線簸籮扣到那一家子

臉上。 

宋志遠只覺得為難，好歹是他三伯，又不是旁人，怎麼能說不請就不請？ 

方氏想了想估計也想明白了，又道：「算了，請吧請吧，不請又說咱們家人小心

眼。反正你以後離你三伯家那群人遠著點，別沾惹一身騷，我可丟不起這個臉。」 

「曉得。」宋志遠悶悶的應了聲，不禁歎了口氣。 

他只希望桃紅嫁到徐家能安安分分的過日子，千萬別再整出什麼么蛾子。以後畢

竟是兩個村子的人，互相也不怎麼走動，他就當沒有這麼個侄女吧。 

真的太丟人了！ 

 

 

宋丁香的婚事並沒有因為宋桃紅那件事就弄得低調，雖然周鐵柱沒有什麼親人，

但村子裡張羅了一群小夥子給周鐵柱撐腰，倒是也辦得熱熱鬧鬧。 

主要是周鐵柱給的聘禮實在是很足，十兩銀子的聘禮，裡面還有一對大雁，甚至

把那五畝地都算在裡面，硬是湊了將近十抬。再加上宋丁香的嫁妝，加起來竟然

有了二十多抬，繞著村子裡轉了兩圈，最後才喜氣洋洋的抬進那處臨時讓周鐵柱

住著的院子。 

那院子原本就敞亮，前院一半都用來擺放紮了紅綢帶的扁擔，另一半擺了幾張桌

子，上面放滿了瓜子花生，一群小孩子嘻嘻哈哈的趴在桌邊把身上的兜都塞得滿

滿的，然後嗷嗷的跑去看新娘子。 

這邊畢竟只有兩間房，宋丁香蒙著紅蓋頭坐在東屋的炕上，周圍坐著一圈大娘嬸

子，還有她幾個小姊妹。 

外面那間堂屋則是周鐵柱用來待客，等客人喝了茶水吃了喜糖，一抬腿就能進宋

興義家的後院。那後院也被佈置了起來，到處紮了紅花。因為天氣冷，宴席不能

擺在外面，所以那幾間屋子都被徵用，裡裡外外坐滿了人。 

做飯的大師傅在院子裡壘了灶台，因為宋志遠原本就是殺豬的，家裡不缺肉，這

次更是豁出去，一頭豬讓大師傅自己發揮。不過這不是偏心宋丁香，主要是他覺

得委屈了自家二妮兒。當初大妮兒成親的時候坐席，家裡請客也用了半頭豬。 



這次因為周鐵柱家沒人，宋志遠找人商量了下，乾脆兩天合併成一天，熱熱鬧鬧

的辦上一場。 

大妮兒宋玉蘭帶著夫家人也來了，裡裡外外的幫忙著。她男人是隔壁村的，也姓

徐，只是跟徐秀才家出了五服，平日裡也不怎麼走動。這次他也聽說了徐家做的

事不地道，再看看人家宋家這一院子的喜慶，只覺得自己娶對了人。 

徐秀才退了丁香娶了宋老三家的桃紅也不知道圖什麼，圖那張臉長得好看嗎？問

題是，在莊戶人家而言，大夥看的都是女子能不能幹活、能不能生，好看不好看

都是虛的。再好看，在地裡曬上個兩天也好看不到哪裡去。 

這次周家人來了幾個，不過周老三家一個人都沒來。畢竟分家時已經撕破臉，之

後又被不少人戳了脊梁骨，要不是怕影響到他大兒子讀書，估計連那十兩和五畝

地都不願意吐出來，他們自然看不得周鐵柱能過上好日子。 

此時周老三媳婦兒靠在門口張望著那邊的熱鬧，嘴裡忍不住呸了一聲，「什麼東

西，一個短命鬼也值得這麼折騰。」 

「快別說了，進屋吧。」周老三聽了連忙上前關門。他心裡虛得慌，總覺得自己

做了一件錯事，但無論如何還是自家孩子重要，以後周鐵柱去了兵營打仗，說不

定這一輩子都再也見不到面了，他也不想生事。 

周老三媳婦兒冷笑一聲，翻了個大白眼轉身進了院子，「好歹把他養這麼大，吃

我們的、喝我們的，一轉眼就不認人。早知道會這樣，當初就應該直接把他掐死，

還省得浪費這麼多年的糧食。」 

「哎喲，孩兒他娘，妳就少說兩句，別被人聽了去鎮上找咱們兒子麻煩。」周老

三頭皮發麻。當初周鐵柱鬧著分家的時候，他們原本也不同意，周鐵柱直接說要

去書院找老大，讓他們讀書明事理的人來分辨是非。 

這要是傳出去，能數落周鐵柱的有幾個？還不得都罵他們周家是白眼狼。 

「怕什麼事啊！」周老三媳婦兒瞪了他一眼，道：「我就覺得，那白眼狼被人挑

撥了，要不，好端端的怎麼就要鬧分家？是因為讓他前去打仗？可是當時說的時

候他也沒鬧騰啊。」 

「誰挑撥這個？」周老三進了屋把鞋脫了上了炕，露出帶著破洞的黑襪子，「誰

挑撥他啊？犯不著。」 

「怎麼就不能挑撥了？」周老三媳婦兒把他的腳丫子撥到一旁，肥胖的身子也扭

上了炕，「當初他可是帶了大筆銀子，說不定有人貪圖銀子呢？你可要知道，他

從咱們家咬出去了十兩，還外加五畝地呢！」 

「妳可得小聲點！」周老三連忙按住媳婦兒的嘴，左右看了看。他們當初把周鐵

柱抱回來的時候，因為有一大筆的銀子，媳婦兒鬧騰著分家，最終單獨分了出來，

隨後就起了青磚房，不知道被多少人背地裡罵呢。這麼多年他跟兄弟基本上也沒

有什麼走動，花銷除了地裡的收益外，全是當年周鐵柱帶來的。 

那個玉佩，周老三留了個心眼兒沒讓媳婦兒拿走，最後留給了周鐵柱。其他的什

麼金鎖銀鎖鐲子之類加上那一摞銀票，可都被媳婦兒拿走了，花了這麼多年，基

本上也沒剩下多少。 



所以當初周鐵柱要分家，他們死咬著說沒錢，最終也只能掏出十兩來。 

周老三媳婦兒其實是個會過日子的，不會過日子的，拿到大筆銀子早就都敗光

了。她把這筆銀子換了青磚房，還買了二十多畝地，剩下的還在鎮上買了間店，

每個月都能收到租子，如今日子過得也算是村裡的頭一份。 

只是老大讀書確實花錢，老二也是個沒心沒肺的，只知道吃喝拿要，他們現在兜

裡的現銀的確沒剩多少。 

周老三媳婦兒還在嘀咕，「你捂啥啊？這屋裡除了咱倆還有別人嗎？」 

她兩個兒子都在鎮上，一個讀書一個學手藝，大閨女早早嫁出去，小閨女去了姥

姥家裡還沒回來，整個院子如今就剩下他們夫妻倆。 

「我就尋思著，周鐵柱鬧騰的不對勁，你說是不是宋家搗鼓的？為了讓他家二閨

女好好的嫁出去，就算計小白眼狼……」不得不說，這女人的第六感還是挺強的。 

周老三眉頭擰得死緊，道：「誰家也不能是宋四叔家，那老十一想給自己閨女找

個靠譜的人家還需愁嗎？丁香今年才十四，就算拖上兩年也不怕。」 

「那你說，她不怕，怎麼還嫁給周鐵柱？」周老三媳婦兒翻了個白眼，總覺得這

裡頭有貓膩。 

周老三道：「妳沒見鐵柱那孩子，從山上打了隻老虎下來，賣了一百多兩銀子呢。

這要是去打仗沒回來也就罷了，要是回來跟宋十一一起殺豬，估計也是一把好

手。」 

周老三媳婦兒一想起那隻老虎，就覺得心疼。「我就說那崽子是白眼狼，明明能

抓老虎，之前成天套個什麼兔子野雞回來，活像咱們家都不給他吃飯呢。什麼東

西，去打仗還想回來？這十里八村的，去打仗能回來的有幾個？算了算了，我去

看看整點兒啥吃的，哎喲，真是氣死我了。」 

周老三家怎麼著沒人關心，今天可是周鐵柱的好日子。 

他這些日子也吃胖一些，臉蛋兒更加出色，整個人都精神不少，再加上穿了新衣，

襯得臉兒都紅嘟嘟的。 

農村成親沒太多講究什麼穿紅掛綠的，基本上能穿一身新衣服就不錯了。 

新娘子宋丁香倒是穿了一身胭脂紅的裙襖，這還是方氏用自己當年成親的裙襖改

的。這紅色的衣服平日裡也不好穿，基本上就成親開頭這三天才會穿，三天過後

就換上平日裡的衣服，所以那裙襖的顏色仍舊鮮豔。 

不過石榴紅的蓋頭則是周鐵柱張羅買的，鮮豔的布料價格都比較貴，買回來交給

宋丁香，上面繡了並蒂蓮的花樣，算是很不錯的了。要知道，桃紅成親的時候都

沒有紅蓋頭，就用一把小團扇遮了面，騎著小驢子就進了徐秀才家的門。 

宋丁香沒有騎驢，因為她家有牛車，好好的洗涮乾淨鋪上紅墊子，蓋著蓋頭繞了

村子一圈，讓不少的小娘子大姑娘看了都有些眼紅。 

席面做好了，就有人給宋丁香這邊送了一桌。 

宋丁香的蓋頭早就掀了，盤腿兒坐在炕上，和人閒聊。 

她今天起了大早，方氏從娘家找了全福人給她淨了臉梳了頭，蓋頭一蓋，此後就

從自家閨女成了別人家的媳婦兒。要是旁的人家怕是得大哭一場，可是方氏哭不



出來，她高興得很，不過，宋丁香被她大哥背出門的時候好歹假哭了兩聲，回過

身時嘴都笑得合不攏。 

怎麼能不高興呢？閨女說是嫁出去，可是這跟入贅有啥區別？再過幾個月，還不

是得住回來。 

至於周鐵柱…… 

算了，那孩子就隨緣吧。 

閨女嫁出去，娘家人不太好過去，就都待在前院。不過席面一個不差的送了來，

擺了滿滿的一炕桌，什麼四喜丸子、豬肉燉豆腐、燒血腸、燒豬肉都有，而且每

張桌上還都有一條魚！ 

俗話說，無雞不成宴，無魚不成席。這一桌席面既有雞又有魚，豐盛得不得了，

每個來做客的人都吃得喜笑顏開。 

因為都是自家人，方氏說話也放得開，她把自己嫁出去的大閨女招呼進來，問道：

「妳三爺爺家來人送的啥？」 

宋玉蘭回道：「送了一對包袱皮兒。」 

方氏問：「還有呢？」 

宋玉蘭笑道：「哪裡還有什麼？就一對包袱皮兒。他們家除了我八伯那一家子，

其他人都來了，拉家帶口的。三爺爺三奶奶倒是沒來，不過我瞅著他家老閨女用

衣服兜著什麼回去了兩三趟。」 

「嘖！」方氏沒再說話，抬眼瞅了瞅她的公婆。 

宋李氏瞋了她一眼，道：「大喜的日子，我瞅妳這個兒媳婦就是來給我夫妻倆上

眼藥兒來的，妳三伯家就算啥也不送，妳還能把人趕出去嗎？」 

方氏撇撇嘴道：「我可沒這麼說，就是替二妮兒不值。」 

宋李氏罵道：「妳那點兒心眼，誰還看不見？今天要不是我拘著妳，怕是妳早就

跑後面去瞅妳三伯家送啥來吧？行了行了，咱們家雖然跟妳三伯家離得近，可是

平日裡也沒啥走動，妳說妳，看著挺精明的，其實傻得很。」 

「娘……」被婆婆數落了，方氏也不好說什麼，只得夾了丸子吃。 

宋李氏又道：「樹大分叉，宋家老祖宗留下來的話真是不錯，如今既然都分開過，

那就各過各的，又沒有撕破臉，平日裡見面三分情也就足夠了。老頭子，你想啥

呢？」 

宋興義哼了聲，道：「妳老婆子就知道和稀泥，我三哥家這事兒做的太不地道了。」 

方氏聽了公公的話想笑。 

宋李氏又道：「那還能怎樣？那是你三哥，你能出去揍他一頓嗎？行了行了，大

魚大肉也堵不上你們的嘴，吃飯！」 

宋李氏是這十里八村數得上的好婆婆，家裡這兩個兒媳婦，出去總是直誇自己婆

婆有多好。她不但跟兒媳婦處得來，跟孫媳婦兒也處得來，甚至自己的小孫子孫

女跟她的關係都特別的好，有事沒事兒一定要跟奶奶一起，比跟自己每天忙得見

不到人影的爹娘要親得多。 

方氏是個直性子，向來有話就說，從來不願意跟人勾心鬥角。這兒媳婦很讓宋李



氏滿意，當初挑兒媳婦的時候，也是看上了方氏的這個性格，心裡容得下事和人，

不鬧騰，更不會各種挑撥離間。 

當然張氏也很好，只是張氏有些悶，不太愛說話。 

方氏這會不過是當著自家人的面才抱怨兩句，等出了這個門，就算心裡不高興，

臉上也不會擺出來，頂多背過身去翻個白眼。 

她心裡雖然不滿三伯那邊，不過也不會跟宋李氏說的那樣出去折騰。 

宋丁香那邊自然也得了信兒，只微微一笑。 

她十分慶幸老天爺把她送進了這戶人家，也替一時想不開的原主感到惋惜。 

不過或許這是她的機緣，老天爺看她上輩子過得艱難，一生沒有疼愛自己的人，

而這偷來的一世，父母健在，兄弟姊妹齊全，爺爺奶奶慈愛，還有什麼比這更好

的呢？ 

至於什麼三爺爺八伯父什麼的，不關她的事！ 

宋丁香吃飽喝足，又在小姊妹的陪伴下去了茅廁，回來重新換了件外衣。 

眼看著外面的天色暗了下來，聽著不遠處那院子裡吆喝的差不多了，就在嬸子大

娘的催促下，她重新蓋上紅蓋頭。 

蓋頭用的面料織得細密，一蓋上，她就看不到眼前的東西，只能低頭瞅著自己的

雙手，和手裡的一個大荷包。荷包裡裝滿了棗子花生，還有南方來的桂圓乾與蓮

子，荷包上繡著一對兒鴛鴦戲水，這是金巧兒的手藝。 

鬧哄哄的聲音由遠及近，房間裡的炕桌已經撤下，小閨蜜們也偷笑著跑了出去。 

有個身板壯實的大娘攔在門口吆喝著要讓新郎官給紅包，不給紅包也可以，只要

能說得動她，才能進洞房。 

這可把悶聲悶氣的周鐵柱折騰得夠嗆，不停的給大娘拱手行禮，笨拙的嘴巴半天

才吐出一句行行好，把大夥逗得哈哈直笑。 

宋丁香也忍不住笑了，心想，還真的是個小少年，才十七歲，這要是在現代，就

是個還在讀書的小孩子，只是如今卻要成了一個家，擔任起大人的責任。 

不過再想想，自己這個身子也才十四歲而已，所以絕對不能讓才十七歲的小少年

不小心做出違法的事！ 

周鐵柱終於進了屋，同手同腳，不知所措，黧黑的臉蛋漲成醬色，眼底一片濕潤，

若是讓宋丁香看了，怕是會說一句「簡直像被折騰了一頓的奶狗子，十足可憐」。 

「掀蓋頭啊！」大夥開始起鬨。 

周鐵柱哆嗦著手去撩紅蓋頭，第一下硬是沒撩開，如水的布料從他指間滑落，又

引起一群人的哄笑。第二次總算掀開了，露出宋丁香有些尷尬又有些憋笑的臉。 

她一雙大眼睛笑得彎彎的，染了胭脂的紅唇也水潤潤的，一雙小手緊緊的抓住荷

包，盯著比她更加無措的周鐵柱。 

周鐵柱看著這張小臉，嚥了口口水，突然轉身把身後那些起鬨的人都轟了出去。 

門重重地關上，他撓了撓頭，又撓了撓頭，把原本梳得整整齊齊的頭髮撓得亂糟

糟的。 

「妳還小……我答應了咱們爹娘……」周鐵柱支支吾吾的說。 



大門不隔音，他的聲音傳了出去，外面噗噗的笑開了。 

宋丁香用力捏了一把荷包，才不至於讓自己也笑出來，她含羞的點了點頭，心想

這孩子真的太老實也太懂事了。 

周鐵柱不理外面那些起鬨的人，也不敢看炕上坐著的姑娘，他垂著頭四下裡瞅

著，然後低著頭用腳把滿地的花生殼一點一點的攏成一堆，收去門口。 

做完這些事，他又呆了，不知道該做什麼。 

宋丁香做著深呼吸，微笑道：「那什麼……你要不要先去洗個澡？外面應該燒了

熱水。」 

「哦，對。」周鐵柱撩起袖子聞了聞，上面都是酒臭味。他沒怎麼喝酒，但架不

住別人喝，酒水油脂蹭了他一身，狼狽的不行。 

門一開，趴在門上偷聽的嘩啦啦栽進來一摞。 

「去去去，都給我出去！」周鐵柱怒了，一手拎起一個，全部丟了出去，並且把

堂屋的人趕去院子，「都回去，聽什麼聽，有什麼好聽的。」 

「哈哈哈哈哈哈！」那群人都笑瘋了。 

宋丁香暗自揉了揉額角，心想，這真是個傻小子。 

 


